
士力架广告里那句“横扫饥饿”
曾是多少人的能量口头禅？可就在浙
江夏夜的篮球场被火一样的热情点燃
时，我才发现，流水线上量产的能量
棒，怎么敌得过万人呐喊汇成的能量
脉冲——它横扫的不只是饥饿，更是
生活的庸常与灵魂的倦怠。

如果夏天吃冰解暑，那么40℃高
温看球能解乏！不信？听听篮球撞击
地面的声响，各地“灌篮高手”投球
入筐的清脆，持续在山海间回荡。看
看忙碌一天的打工人，晚上换上应援
服，在观众席呐喊的时候早已忘记白
天的疲惫。2025年的这个夏天，“浙
BA”联赛以席卷90个区县的磅礴气
势，重新定义了这片土地的呼吸节
奏，哨声起落间，一场全民狂欢正席
卷整个浙江。

如果今天用AI设计一幅画，我会提
示这样的场景：黄昏的热浪尚未退尽，
县城篮球场却已化身沸腾的火山口。大
爷的搪瓷盆敲出接地气的节奏，少年穿
梭人缝售卖橘子味冰棍，荧光手环在夜
空下连成灵动星河。场中跳跃的并非职
业球星，而是你的同事张伟、楼下水果
店老板阿强、隔壁工地的挖掘机师傅项益

科——他们白天在流水线、农田、方向
盘前谋生，夜晚披上家乡战袍化身“草
根球王”。球鞋和地面摩擦的“吱吱”
声，融入乡音与喝彩，只要脚下还有力
量，心中还有热爱，每个人都找得到属
于自己的赛场，投出那一道漂亮的弧线。

这是单纯的篮球赛吗？这是一场
篮板下的“体育复兴”。没有明星光环
加持，只有一群普通人用汗水在塑胶
场上写下拼搏的奇迹——琐碎日常在
此刻被拦腰斩断，办公室的KPI、菜市
场的讨价还价、流水线的机械重复，
统统被篮球撞击地板的坚定击碎成末。

“浙BA”的魔力，正是在于它把
“横扫饥饿”的物理补充，升维成“横
扫平庸”的精神爆破。作为潮流赛
事，互联网不会错过官方带头“造
梗”的狂欢。赛前政务号们集体变身
段子手：“急！全网寻梗！”“首战倒计
时！请你造梗！” 浦江县从网友评论里
捞出“上山割稻队”的灵感，最终官
宣“上山收割队”，口号“万年浦江，
收割全场”既致敬世界稻作起源地

“上山文化”，又宣告要像割稻般横扫
胜利。湖州安吉更把海拔1587米的龙
王山“派”上阵，中锋就叫“龙王

山”。当非遗百叶龙绕场翻腾，当越剧
混搭篮球T台秀，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被赛事撬动，如助燃剂一般催化这场

“燃球反应”。
赛场上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有

后援团的“能量内卷”。68岁杭州大爷
连进四球、快递小哥单场砍下15分的
画面刷屏网络，耳边喝彩声早已超越
技术统计，涌向普通人对生活的炽热
拥抱。在武义古城，数百人挤满青石
板路，目光锁住广场巨幕上的每一次
抢断，默默对拼搏本身投去最纯粹的
礼赞；青田人把36米西式长桌搬到瓯
江畔，咖啡杯与欢呼声在暮色中共
振，看球成了诗意的日常；德清地理
信息小镇的篮球馆从亚运赛场接力而
来，球队仿佛掌握了帕累托最优的奥
秘，配合啦啦队的硬核整活，Buff叠
满时打出开局三连胜的战绩，蚕花姑
娘手里的新市茶糕都不够分。运动撕
下精英或草根标签，回归百姓参赛百
姓喊的人气时，分数不过是助兴的鼓
点，包容与共情才是观众席的助威

“加特林”。
再放眼全网，赛事“能量血条”

补充的后劲也早已溢出球场。9.9元门

票在嘉兴能兑换T恤、荷花、大米甚
至景区门票。淘宝闪购借势投入 50
亿消费券，让球场呐喊直接转化成烧
烤摊人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嘉兴
区域烧烤搜索量周环比暴增200%，西
瓜搜索量同步飙升。在凤桥镇联丰
村，看完球的食客挤爆农家乐，灶火
彻夜不熄，“营收至少涨20%，下周末
包厢全订光了！” 当小商家们扛着杭白
菊茶、桐香猪肉、非遗茶食涌向赛场
市集，你会突然读懂，所谓“能量唤
醒”，不仅是肾上腺素的飙升，更是毛
细血管般的经济复苏。

所以何必在疲累时撕开那层巧克
力糖衣？德清选手投进绝杀球时眼里
的光，诸暨球迷嘶吼到沙哑的嗓，深
夜大排档碰杯的笑语——这些粗粝滚
烫的生命力，才是对抗虚无的真正

“士力架”。村超、村BA热血积累在
前，“浙BA”更像一柄巨斧，劈开了
燥热夏天厚重的壳，让每个普通人看
见，站上故乡的球场，你我皆是黑
马。当终场哨响，人群汇入夏夜的街
巷，他们的背影写满答案，真正的闪
电能量补充，永远来自为热爱燃烧的
自己，来自这片让热爱起跳的土地。

今夏，点赞我们的“浙BA”
○ 沈丽洁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农
村，“双抢”那些事儿，我都亲身
经历过。

我的老家梅溪板桥，真的有
点愧对“山区”安吉，那里除了
水田还是水田，连一个小山包也
没有。我家祖上从元朝末年起，
在那里“躬耕陇亩”已经六百多
年了，轮到我这一辈，即便打小
胸怀鸿鹄之志，也得从种田开始。

种田是讲究节气的，最关键
的就是盛夏季节的抢收抢种，也
就是俗称的“双抢”。

我最初的“双抢”经历，还
得从生产队开始。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吉农
村还未全面实行。当时我只有七
八岁，集体出工时，和村里的小
伙伴一起，被分到一块面积小一
点的田里割稻，快慢不论，只要
不当“逃兵”，一天下来，队里的
会计会给每人记三分工。但这种
劳作主要还是体验式的，与《动
物世界》 中狮群里的小狮子一
样，相互之间边玩耍边学习技
能，除了暴晒，多少还有些乐趣。

真正的“双抢”经历，大约
始于一九八一年的暑假。那一年
正式联产承包，连互助组也解散
了，生产队的田地和生产资料都
以“抓阄”的办法分了，我家分
了九亩水田和一台南京牌电动
机。因为收获的每一粒粮食都是
自己的，所以家家户户积极性都
很高，尽可能多种，除了小麦油
菜之外，水稻更是一年两熟，及
至“双抢”时，那简直就是“拼
命”了。

这种“拼命”，于我来说有着
难以磨灭的记忆。老实说，学生
时代，我最害怕放暑假，因为

“双抢”就在暑假中，躲不开也绕
不过去，这盛夏时节的田间劳作
真是太苦了。割稻也好，插秧也
罢，都是一百米长一趟，七月高

温，灼浪滚滚，那是肉眼可见。
烈日下长时间面朝水田背朝天，
只觉眼前一阵阵发黑，脑门的血
管突突直跳，腰疼得仿佛已经折
断，到最后只剩下机械的重复，
不知何时是尽头。但为了生活，
也为了稻谷换钱继续学业，再苦
再累也得咬牙坚持。

这个过程中，伤痛总是难免
的。

这割稻吧，就像熬夜加班，
一开始头脑是清醒的，可做着做
着，倦意与差错便接踵而来。一
瞬间，握镰刀的右手就“行凶”
了，目标是左手，哪根指头不
定，反正不是竖剖就是横切，一
个激灵，眼前的黑障裹挟着倦意
一扫而光，抬起手来，某根指头
已经血肉模糊。捏着伤指回家，
在一个固定抽屉的固定位置，准
确找出一小瓶云南白药（几乎家
家户户都有备）敷上一点，扯一
块破布包扎上，再返回现场继
续。田里本来就潮湿，雷雨也是
常有的事，这水便毫不留情地渗
进伤口……至今，左手留下的大
小五个疤痕仍然清晰可见。

正常情况下，割稻比插秧略
微轻松点。割稻累了，可以稍微
走动一下，也可以坐下喝口茶，
实在不行田埂上躺一会，最多招
来几声大人的喝斥。插秧可不
行，泥水没至小腿肚，不方便行
走，关键一点，外围有人完成超
越，自已被困在里面了，硬要溜
达就会踩坏刚种下的秧苗，所以
除了身后遥远的底端田埂，别无
出路。于是咬牙坚持，前面描述
的濒临晕倒的“症状”就是这么
来的。实在不行时就想出一个”
绝招”，给自己找一个精神寄托：
晚上有一场露天电影、还有一本
未看完的《岳飞传》什么的。

肩挑背扛是另外一门“必修
课”。脱完粒的谷要挑，粪肥化肥

要挑，拔完的秧要挑。挑一副沉
重的担子，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
行走，是不能停下来歇息的。一
则田埂窄放不住担子，二则后面
的人排着队呢，所以拼死也要撑
到底。为防止打滑摔倒，十个脚
趾头须弯成钩状扎进泥里才行。
农村里有这么一个说法，担子只
要挑得动走得了，就压不坏人，
所以半大小子们这种龇牙咧嘴的
狼狈不会得到多少同情。“背扛”
大都发生在“双抢”之后的售粮
环节。入库时，大人扛麻袋，小
孩扛蛇皮袋，平地行走时腰弯成
九十度，进到库里要爬粮堆走又
长又窄的跳板时，九十度已经不
管用了，得继续下腰呈锐角状才
能上行。我那晒得油光乌黑的额
头啊，都快碰到板面了。

整个过程，从七月中旬开
始，持续到月底结束，大约半个
月到二十天不等。但有一样，绝
不能迟于立秋，否则晚稻会大幅
减产。节气不等人，不然也不用
拼命“抢”。

我的“双抢”，从小学一年级
持续到高二，基本贯穿了整个上
世纪八十年代的暑假。一九九零
年，也就是高考结束那年，因为
报考了军校，怕过度劳累体检不过
关，才告一段落。最后一次参加

“双抢”是在一九九五年，当时我
在基层部队刚度过一年实习期，已
经是一名海军中尉了，特地选了七
月份休假，回去再吃一遍苦。现
在想想，这姿态还挺高的。

经历了那么多次“双抢”，究
竟有啥收获呢？于我而言，如果
说少年时期烈日下“不知何时是
尽头”是自问，那么最后一次回
去参加“双抢”已经是很好的自
答了。做事，不怕慢，就怕站。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

一句话：干就完了。

我的“双抢”
○ 施永清

夏天的时蔬中我最中意番薯藤，热油下锅煸炒，红椒大蒜
提香。筷子轻夹一口，唇齿间满溢天然芬香。可惜现在家里的
番薯藤都购于菜市场，但时间倒退回二十多年前，跟着外婆一
起摘番薯藤的情景仍历历可见。即便现在成日住在钢筋构筑的
楼房里，可舌尖的滋味照旧能穿凿岁月的厚壁，让往昔田野里
的清风再度涌入胸膛。

记忆中七月的晨光总是灿若金粉，温柔地洒在乡下老家门
前的田野上，外婆种的菜畦也沐浴在天地初醒的曦色中。夜晚
常有阵雨光顾，深褐色的泥土带着湿润也蕴藏着看不见的活
力。有时是蚯蚓蠕动身体深埋着，有时是青蛙跳跃双腿浅唱
着，小动物们懂得自然界章法，从不互相干扰。

外婆总是一丝不苟梳着两条麻花辫、戴个凉草帽立在田埂
上，朝我一招手，我就会欢呼着朝她奔去。小脚丫踩在松松软软的
土地上，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在田野里侍弄各种蔬菜，这
位小妇人最是巧手，茄子、番茄、南瓜……每样蔬菜都在方寸间被
她排布得井然有序。她蹲下身，佝偻着并不年轻的脊背，轻抚过一
株株藤蔓，摘掉枯枝烂叶，为蔬菜瓜果腾出养分和空间。若是偶尔
发现有菜虫侵蚀了这些宝贝，她也不免轻声嗔怪几句。我学着她的
模样，蹲在旁边笨拙地摩挲着瓜果的嫩叶小花，看晶莹的晨露如
初生婴儿般纯净，不小心滚落，心中顿生怜爱。

最欢喜的，莫过于跟随外婆一起摘番薯藤的日子。那看似
普通又不起眼的番薯，却有着极强生命力的藤蔓。尤其是在盛
夏，藤叶生长越加茂密，纵横交错俨然铺展成深绿色海洋。外
婆走在前头为我开路，用布满褶皱的双手，灵巧地拨开层层藤
叶，指点我哪些鲜嫩正可食用。我依循着她的教导，指尖轻轻
捏住嫩茎。只要稍一用力——“咔”的一声脆响，青紫或翠绿
的藤茎便应声而落，一种小小的采摘满足感油然而生。断口
处，乳白色的汁液会迅速渗出，黏黏糊糊沾满了我的十指。

外婆见状，就会立刻俯身，用她的粗布衣料裹住我的手，
小心翼翼为我细心擦拭。那专注的表情，像在呵护一件易碎的
珍宝。我们总这样，一老一小，身影紧紧依偎，互相扶持前
行。在双脚尚未丈量过外面世界的童年，我与外婆，在广袤无
垠的田野里，在绿色番薯藤的深处，悄然度过了许多个悠长又
难忘的年头。

不知从何时起外婆老了，她无法再在心爱的田地里劳作，
她会坐在门前眼巴巴望着曾经种满黄瓜、玉米、豆角的土壤开
始荒芜，然后陷入久久的沉思。再后来，外婆隐入尘烟，杂乱
生长的蔓草吞噬了田野，也逐渐模糊了我们祖孙在一起的回
忆，开始轮到我沉陷在无尽蔓延的思念中。

然而又是一年夏天，当我再次见到餐桌上的清炒番薯藤，
望见厨房里鲜亮多汁的各类蔬菜，外婆的身影又会清晰地浮现
在我眼前。我原以为已经忘记了她年轻时的模样，可那个勤劳
善良的外婆早已将她的脸庞，连同整片田野和雨水的气息、阳
光的温暖，一并种进了我的生命深处。

后知后觉，原来真正沉甸甸的并非是那担挑在肩头的番薯
藤，而是它的藤蔓被折断后的时光。绿色的藤蔓折断后缠绕成
丝，结成记忆的茧，裹藏了我再也回不去的那片田野和整个夏天。

在田野
○ 赵佳安

一

明知夏天酷热，却顶骄阳而前往；明知池底污
秽，却出淤泥而不染。

荷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不媚不妖，不卑不
亢，从枝头才露尖尖角的那一刻开始，就锁定了目
标，而且清水浑水都蹚，十分用心地张罗每一枚
叶，开好每一朵花。

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有自己的方向理念，将花
朵奉给平湖的时候，叶也恰到好处地作了铺垫；将
莲子献于人类的时候，藕也瓜熟蒂落地得到新生。

就在苦夏打磨，就在苦夏历练，在艰难中积聚
自己的力量，在逆境中强劲自己的筋骨，不断地丰
富自己的才情，不断地砥砺自己的意志，直至塑就
一个最为完美的自己！

二

只因她的叶长得圆润，只因她的花开得艳丽，
只因她的品格清正高雅，她就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
根。

尽管她只是站在夏天的低洼里，有了她就不再
憋闷；尽管她只是处在酷暑的浅弯中，靠了她就不
再烦躁。

自古以来，许多典籍都记载了她，许多诗词都
吟咏了她，她就在画册中绽放，她就在影视中亮相。

说她是出淤泥而不染，赞她是濯清涟而不妖，
她都担负得起。荷的一生，保持了纯净之真，捍卫
了高洁之本，至于她的谦逊内敛，她的坚忍不拔，
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这么一种有担当有含量有象征意义的花，不喝
彩也实在过意不去！

三

清荷盛开的时候，这个夏天就立体起来了。
是绿叶的迎风而舞吗？是红花的崭露头角吗？

反正，整个画面都在律动着，都在跳跃着，都在张
扬着。

这仅仅是一张叶的青碧？这仅仅是一朵花的雅
致？在炽热的气象中，原本就绿肥红瘦的山川田
野，有如此一抹色彩的关爱，你再不驻足的话，就
有点不合乎情理了。

那就尽兴地释放吧，那就尽情地铺展吧，唱响
这支夏日的歌，让她普及，让她置顶，让她不再在
这个多事的季节中失去前行的方向。

夏天的鼎盛，看来非荷花莫属！

荷花的修为
○ 杨菊三

总在最外面的晾衣杆上
靠东的位置晾挂着
一件吸饱洗衣粉的迷彩服
像一面褪色的旗
把左邻右舍的晨昏
都染成低饱和度的草绿
在最接近阳光的地方

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
但能感知得到
穿上它会有多勇敢多威严
即使远离了硝烟与弹火
它依然笔挺 粗粝
尽显坚韧自律的本色

你说，他的孩子会不会
把袖口的破洞当做望远镜

对着天空数里面藏着的星星
如今 在这个梅雨季
所有缝线突然集体松绑
那些曾经的枪林弹雨
都无法穿透的经纬
此刻却向南方的潮湿投降

对面阳台上的迷彩服
空出了常挂的位置
只见一群欢快的麻雀飞来
落在空晾衣杆上
吹着口哨开始练习列队
它们一定不会想到
这里曾挂过一件褪色的

迷彩服
它们自由自在的脚步
正与一片宁馨的土地对视微笑

对面阳台上的迷彩服
○ 倪平方

苕水边的古城，在那条老街，旧
年童趣重游。葡萄园，老屋住，才趁
鹞子放，又逐水波游。期堂巷，深深
长弄堂，朝阳弄，幽幽条石路。三月
里，潮音桥边鹭鸟飞。桃花映红少女
脸，将值春日百花开。

老街沿，老墙下，空白场只见一
个小姑娘，左脚抬起刚放下，接着双
脚连续蹦，一边欢跳牛皮筋，一边柔
声娇娇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
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
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听听听，老庭院屋檐下，旧巢归
燕认识她；听听听，穿花袄的小姑
娘，呼唤我们归归归。

转过老街太平巷，路口父兄，串
串脚步，声声传，亦是你我孩提时代
肩膀和依靠，信心和力量。

故人父辈、母爱兄弟姐妹，邻居
玩伴，一切的一切，包含人生之况
味，厚重丰富，层层叠叠，酸苦甜
辣，交织流动。

匆匆人生路，时隔经年，老街发
小终一聚，微信群聊，冬夜娓娓道来。

追溯回溯，与自身融为一体，感

受往昔之情怀。
那段消逝却历历在目的过去，让你

我又返回生命之路，年岁作证，你我已
走过难以释怀的人生，重温老街之沧桑
和温暖时，惟有感谢生命，感谢年岁。

冬季晴天，太阳下，老街有长辈
的关爱，邻舍的热情，老街南边，有
户人家，前面有棵百年桑树，结的桑
果又大又紫又甜。

月光下，那里闪着一双黑珍珠般
的眼睛，还有两条长长的粗辫子，夜
风吹拂，辫梢头蝴蝶结，一上一下，
轻盈摆舞。于是，不知是谁开始遐想。

如此纯真诗意，如此情思缠绵，
又如此遥远多情。

在月光下，小小的转弯拐角处，
似乎在等待什么啊！

那里有少女的音容笑貌，总是令
人情不自禁地产生幻想。渴望爱情，
无奈焦虑，怯怯等待，感受幸福。

从那一天起，开始青涩而酸甜的
暗恋……从此一生开始思念，思念月
光、晚风。思念那对在肩背一上一
下，摆舞的翠绿蝴蝶结。

今，古城新开河边，贵泾桥头，

旧貌换新颜，而那不知长了多少年的
女贞子树，因为紧靠河边，所以仍独
立在老地方。

女贞子啊女贞子，你依然如此亭
亭玉立，初夏依然披一身似雪一般的
莹莹花朵。

苕水沿着江南运河在呼吸，盈盈
缓缓流淌，透出无尽的思念和独有的
韵味。

可见阿婆门口，黑瓦盆的香草头
碧绿飘香，老房子一边石板架子前，
开遍丛丛太阳花。正中午时分，太阳
下，太阳花似红宝石般艳亮而静美。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秋尽冬临，带霜枯叶落满地，昔

日孩童今妪翁，岁月如梭宛如风。
斗转星移，苍穹白云悠悠，时光

不老，然你我一年又老去，一年老尽
又一年。岁岁年年。年年岁岁。

此值冬日，你我发小，寒夜群聊
叙旧，点点滴滴，碎片收集，悠悠情
长。记忆回忆，不期而至，亦保留一
段时光，仿佛为确认生命未竟的眷念。

古老的老街，比飞英公园的千年古
银杏更古老。古城也许比运河年轻。苕

水却在《山海经》文本刻录：“苕水出
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多鮆鱼。”
鮆鱼在苕水中自由自在，摇着美丽的凤
尾（据说鮆鱼尾巴像凤尾），来回畅游。

太湖石假山，荷花池塘，青壳田
螺，传说就是田螺姑娘之化身。

古城河连河，连着河面捕鱼小划
船，鸬鹚潜水叼鱼。

南郊碧浪河，单身卖鱼娘，六月
里，在茉莉花飘香之际，发间插枝茉
莉花，微笑守河边，小划船旁，一双
人影落水面，水波静静，晃悠悠。

夕阳西下，石板路沿，夜饭花
开，带着你我同回家。那一刻，只见
母亲站门口，抬头远望在呼唤：丫头
吃夜饭了！母亲回头望饭桌，扬起嗓
门告知喝酒的父亲：青鱼肚皮上肉最
好吃，丫头爱吃，留给她。

那就是你我成长的地方，就是古
城 （菰城） 老街，就是你我的故土，
初生之路，成长之路，生命之路，引
领灵魂，围绕记忆。

一条静静的老街，一段远去的往
事得以清晰呈现，时钟倒回。

仲春，夏日。

静静的老街
○ 沈旭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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